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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卡尔·波兰尼以嵌入–脱嵌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扩张的历史，不是市场自发、自然地演化和

扩张的历史，而是市场脱嵌社会、割裂人与社会的关系，所引发的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与自发的社会保

护运动之间的矛盾和博弈的历史进程。劳动力和土地商品化，不是简单的贫困和无限制征用自然的经济

现象，而是社会自发对抗无限扩张市场的反向社会运动，是复杂的社会文化失落。波兰尼认为，现代人

的自由和自然的自由必然导向生态社会主义，即保留个人自由和现代产品市场，恢复市场经济嵌入社会

的工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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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arl Polanyi, through his theory of embeddedness and disembeddedness, analyzed the historical 
expansion of capitalist free markets, emphasizing that this was not a spontaneous, natural evolution 
and expansion of markets. Rather, it was a history of markets disembeddedness from society, sev-
ering the ties between human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s, resulting in a conflict between unregulated 
free markets and a spontaneous social protection movement.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bor and 
land was not merely a straightforward economic phenomenon of poverty and the unrestricted ex-
ploitation of nature; it was a complex social and cultural loss, representing a counter-movement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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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against the unbridled expansion of markets. Polanyi argued that the freedom of modern hu-
mans and the freedom of nature inevitably lead to eco-socialism. This involves preserving individ-
ual freedoms and modern product markets, but in a manner that re-embeds market economies 
within society. The goal is to restore a form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where the market economy is 
integrated with social concerns, ensuring that economic activities do not override the social and 
ecological fabric of society. This vision of eco-socialism aims to balance the benefits of modern eco-
nomic systems with the preservation of social cohesion and ecological health, thereby addressing 
the disjuncture created by the unchecked expansion of free markets in the capitalis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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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20 世纪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

与经济起源》中，波兰尼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市场神话。他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标榜自

我运行、自我调节的能力，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规模，将劳动力和土地商品化，会产生巨大的负面效果。

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的历史，不是市场自发、自然地演化和扩张的历史，而是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与自

发的社会保护运动之间的矛盾和博弈的历史。在波兰尼看来，资本主义所谓自发调节的自律性市场才是

乌托邦的幻想，而生态社会主义用社会制度限制自由市场，恢复前市场社会市场经济嵌入社会制度的工

业文明的理想，不是乌托邦，是自然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必要条件。 
商业化时代的生态问题，是生态哲学和生态建设绕不开的背景难题，人与自然环境的双重异化，问

题根源正在于逐利与家计、市场与社会的分离、脱嵌。波兰尼关于市场社会的论述这一学术传统还没有

受到生态哲学界的足够重视，以至于还有人以为其所讲述的只是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但市场

与社会的双向运动不仅符合 20 世纪的历史，更指向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于批判当代资本主义

社会问题，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市场社会的诞生 

波兰尼最早提出了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以定位经济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他主张市场经济嵌入

于社会关系才是人类历史的本质和普遍逻辑，并追溯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诞生和发展的历史，市场经

济并非可以完全脱嵌于社会关系的独立自主的自律存在。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如此描述市场

社会诞生的历史：文明社会的人是理性的经济人，人的自然本性即是物物交换，人们为了谋求利益而交

换，由此必然诞生劳动分工和市场，最后产生了贸易以及成规模的远距离贸易的必然性，市场作为文明

不言自明的逻辑前提，交换和贸易则是人性中的原始本能，市场经济的形成是历史上市场演化和扩张的

自发、自然的结果。而波兰尼与经济学家所设想截然不同，在他看来，人类的经济浸没于社会关系之中，

人类的普遍本性是不变的社会本性，而不是交换贸易的经济人本性，“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

物质财物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权利，他的社会资产……不管是生产的过程

还是分配的过程，都不曾与维系于财物占有的特定经济利益相联系；相反，这种过程的每一步都链合于

一类特定的社会利益，是这些社会利益最终保证了必要的行动步骤被采取”([1]: p. 40)，市场社会最早诞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936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崔领 
 

 

DOI: 10.12677/acpp.2024.139364 2456 哲学进展 
 

生于地域加工的社会关系和交往活动，“真实的起点是远距离贸易，它是货物的地理分布以及据此形成

的地域加工的结果……贸易的起源存在于同经济体的内部组织无关的外部领域之中”([1]: p. 51)。 
早期人类社会的市场不同于近现代的市场社会，尽管，早期的人类社会受地理位置局限，市场作为

人类社会存续发展而不可缺少的交换空间，私有制和劳动分工也必须要依赖市场空间，朴素的贸易交换

使人类得以互通有无，但市场并非以逐利交易的经济属性为优先，而是不可分离地嵌入于早期人类社会

的社会生活背景这一复杂整体，“所谓的经济动机是源自社会生活的背景。……没有逐利动机；没有为

报酬而劳动的原则；没有省力的原则；以及尤其是，没有任何单独的和明确的以经济动机为基础的制度”

([1]: p. 41)。 
波兰尼分析人类历史上与经济功能相关的行为原则和社会的制度安排：早期人类社会的贸易行为，

还没有形成近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社会，行为原则还不是以经济理性为根本，波兰尼将其总结为互惠

(reciprocity)、再分配(redistribution)和家计(householding)。互惠原则在家庭亲属之间运行，目的是供养家

庭，向家庭提供收成是符合当时社会美德的行为，并非为了获得直接的物质利益，而互惠原则既有助于

家庭生计，也有助于维护生产，沟通了家庭与社会关系。再分配则是部落群体狩猎采集后，部落首领储

藏之后再集体分配猎物，依赖于中心化的集体社会组织模式。总之，互惠和再分配都是依存于家庭或集

体的社会关系之下，是将经济制度、交换贸易融入到社会关系当中。家计则是人为自己的需要而生产，

波兰尼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家计与获利的区分，家计是为了自给自足的使用面向社会关系而生产，获利

是为了逐利面向市场而生产。历史上曾自然存在的市场并不是以价格来自行调节供需的竞争性市场，远

距离贸易市场服务于生产的地域分工，地方性的小市场局限于当地货物的交易，交换更多的是一种互补

性的交换，而不是逐利，市场的供需力求稳定，受社会文化习俗而牢牢地固定在地方中，没有自然地发

展和扩张的基础。 
市场社会以前的早期社会形态，贸易交换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互惠、再分配、家计三个原则没

有明显的图利动机，不是为经济制度而是为社会组织交往发挥着社会功能，市场作为经济交往空间，内

嵌(embedded)于社会习俗或规范。近现代的市场社会诞生的大转型，不是市场自身随着生产力膨胀的自然

而然的结果，而是经济动机分离出来、逐步脱嵌(disembeded)于社会之外的历史进程，“一个在所有具体

的社会关系中受到种种自然限制的经济动机已经从中分离出来了”([1]: p. 47)。 
波兰尼强调这一历史进程不能缺少政府社会的强力干预，不能忽视社会机体与市场经济的互动，“诸

市场之链合为一个具有无穷力量的自发调节的体系，并不是它们要发生癌变的内在倾向所产生的自然结

果，而是被植入社会机体的高度人为的刺激物所产生的效应”([1]: p. 50)。15、16 世纪地理大发现、新航

路开辟催促落后于农业时代的欧洲人民组织起来从事商业和贸易，当时的英法王权强势，当权者用圈地

运动集中土地和释放农民，有利于打破城镇和公国制度下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有助于实施重商主

义政策，进一步优化集中权力，更高效地统一和优化国家资源，统一国内市场，但这个市场并不是放任

的、脱嵌的经济领域，中央政府至多只能在更大的全国范围上复制城镇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这个时候，

围绕着市场形成的经济体系也并不是整个社会的基础，真正的基础仍然是农民自给自足的家计。而当时

的德国意大利，迟迟无法完成统一，割据现象严重，就导致了国内市场社会发展的滞后，最终为此付出

了巨大的代价。 
总之，资本主义兴盛的过程，现代市场社会的发展，不是自发的自然而然的，倘若缺少政府必要的

设计干预和保护，市场社会难以达到全国性甚至更进一步的全球性的鼎盛。当自律性市场经济假定市场

能够不受政府管制干涉而自发独立运行，市场经济不容许价格、供给、需求受外在管制，获利是经济人

行动的唯一目标，所有商品在市场中买进卖出，商品生产和资源配置由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市场经济以

为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只受市场控制调节和指导，自发自然扩大，并试图把一切秩序委托给所谓自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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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制，致力于将劳动力、土地和自然商品化，控制一切生产要素，丝毫不顾从来都没有分离过的复杂

社会整体，就将越来越暴露出反社会的本质。 
随着资本主义越发繁荣，所谓自由自发的市场社会，却将市场的法则抬升为自然规律，统摄社会生

存、自然和人，人类社会从“社会市场”变成了“市场社会”，导致了人类社会文化和自然等诸多方面的

崩溃，促使社会毁灭性的自我保护，如 20 世纪的世界规模战争。市场社会的诞生与鼎盛，是一个复杂的

双向运动，既是经济组织形式反过来操纵社会体制的过程，经济活动反过来用获利的逻辑调节人的社会

关系和交往活动，操纵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吞并吸纳社会而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经

济体系与社会制度设计、自由市场与外在管制的双向运动，“市场组织在真实商品方面的扩张伴随着它

在虚拟商品方面受到的限制”([1]: p. 66)。 

3. 自然商品化的双向运动 

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劳动力、土地与货币似乎都被商品化，纳入市场交易的范畴，营造出一切生产

活动均以销售为目的的表象，人类本身和自然环境都不例外。然而，这种将所有要素视为商品的观念实

质上是一种理想化的市场模型，只是虚构商品[2]。在现实经济运作中，尽管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在很大

程度上遵循市场机制进行配置，但它们与传统商品存在本质差异，尤其是劳动力，它与人的自由意志、

尊严和社会关系紧密相连，不能简单地归类为可买卖的商品。这种理想化的商品形象忽略了劳动力、土

地和货币在社会经济中的复杂角色和价值，以及它们与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伦理标准的深刻联系。因

此，尽管市场经济在表面上呈现出一切皆可交易的特性，但实际上这些要素的市场行为永远要受到法律、

道德和政策框架的约束，以确保市场的公平性、效率和对人的尊重，“劳动力仅仅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活

动的另一个名称而已，……并且这种活动也不能分离于生活的其他部分而被转移或储存；土地不过是自

然的另一个名称，它并非人类的创造；最后，实际的货币，仅仅是购买力的象征”([1]: p. 63)。劳动力与

土地都不能被推卸忽视，或者不加辨识地使用，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人类的生活。市场经济自以为

随意买卖、转移和储存固定的东西，其实从来都没有成为某种真的分离出来的产品，劳动力、土地和货

币从来都不是为了出售而被生产制造，人与土地即自然，永远是复杂联动不可分割的一体。 
对于市场社会来说，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市场化是必需的，但正如波兰尼所追溯的市场社会的历

史，对于人类社会的本来样态来说却不是如此，如在封建主义和行会制度下，土地和劳动力形成社会组

织本身的一部分。圈地运动使土地与劳动力分离，是资本主义商品化土地与劳动力的开始，其结果是土

地的自由买卖，劳动力从封建领主中解放却进入市场机制的控制之中。市场机制对三者的掌控，意味着

将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人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让渡给了一个混乱的未知的阴影。波兰尼强调，

自然商品化现象，不仅仅是人和自然被市场社会单向度操纵的经济现象，还是人类社会的社会构造和社

会环境被破坏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失落现象，市场的扩张激发着社会的自我保护，社会保护运动也层出不

穷。 
斯品汉姆兰法令(Speenhamland Law)的诞生与废除，在波兰尼看来，体现了社会关系和社会体制对市

场经济的反向运动，也体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的变化。法令持续时间是 1795 到 1834 年，具体规

定如下：工人的“工资之外的津贴应该通过与面包价格挂钩的方式予以确定，以便保证穷人能够得到一

个最低收入，而不论他们实际挣得的钱有多少”([1]: p. 68)。这一法令不是某种经济规则，而像是“倾向

于大力强化劳动组织的家长制制度”([1]: p. 68)，体现了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的双重要素，即工人工资津贴

的经济要素和生活基本保障的社会要素。 
表面上贫苦者拿到了津贴，其实是通过公共手段补贴了雇用贫困者的雇主，为了利润，雇主只雇佣

赤贫者，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越来越与赤贫者补贴持平，最后导致有劳动能力的人与赤贫者的界限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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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结果，劳动者被剥离开土地，被强迫进入市场，出卖劳动为生，又相应地被剥夺了他们劳动的价

值。人现在生存于否定他作为人的生活的市场社会之中，否定他为命运而奋斗的生而为人的尊严，原本

“只要一个人拥有一个他可以坚守的社会地位，一个由他的亲属或者同伴所设定的行为模式，他就可以

为之斗争，并由此重获自己的灵魂。但对于劳动者来说，这只能以一种方式发生，通过使自己成为一个

新阶级的一员。除非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谋生，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工人，而是一个赤贫者”([1]: pp. 85-
86)。劳动者在剧烈的阵痛中重新认识了这一法令，绝不是某种保护的经济规则，，以英国工人阶级为代

表的下议院议员废除了斯品汉姆兰法令，要与受救助者这个身份划清界限。一般认为，这一法令的废除

象征着英国资本主义排除阻碍正式形成了普遍流动的劳动力市场，被当成现代资本主义的起点。但是必

须认识到的是，英国工人力争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人们对法令的反抗，首先应被理解为一种近现代市

场社会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其次才是经济活动。英国工人阶级的反抗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被

剥削，更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环境、传统文化遭到了破坏。 
斯品汉姆兰法令实施的失败，济贫法成为现代法律的重大难题，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越来越繁荣，

人们却发现贫困化这一问题越来越尖锐，无法摆脱，市场经济的财富增长与大量的穷人似乎形成了正比，

启发经济学家声称市场经济的贫困现象是自然的无情法则的产物，只有饥饿和生存危机才能驱使穷人永

无止境地劳动，慈善家的努力都是徒劳的。经济学家局限于经济理性以研究经济本质，单纯从市场社会

出发分析现代社会的贫困化问题，忽视了市场经济与社会的复杂联动，得出贫穷现象出自人的自然本性

的结论，“自我调节的市场现在被视作自然的无情法则的产物”([1]: p. 109)。经济学家假设人的逐利本

性，无法摆脱的生物性基础即饥饿迫使人们劳动和工作，资产阶级基于他们对利润普遍性、逐利自然本

性的信念，导向了一个奇特的结论，现代人的贫困化与不自由，是自然天性使然，而不是因为资本主义

的剥削本质，而不能通过社会运动再次大转型，资本主义获得了永恒的胜利。 
波兰尼反对这样的结论，他认为，贫困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由于无节制的市场经济机制脱嵌

于社会，现代市场社会依据经济原则将自然、劳动力商品化，破坏了前市场社会、市场嵌入的同自然和

人的关系，造成了一系列复杂联动的社会混乱和冲突现象，“对工人体力的剥削，对家庭生活的破坏，

对邻里关系的破坏，滥伐植被，污染河流，败坏行业规范，损坏社会风气，使包括居住环境和艺术在内

的生存状态以及不影响利润的无数私人与公共生活方式普遍堕落”([1]: p. 114)。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除非市场制度的内在倾向能被立法所体现的有意识的社会引导所阻遏。……除非通过立法的干预和法

律导向平抑这些毁灭性的力量”([1]: p. 111)。 

4. 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启示 

波兰尼的思想对许多生态主义者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如约翰·格雷多次在著作中直接表达对波兰尼

思想的崇敬。许多年来，波兰尼主义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也一直保持着频繁地对话，包括詹姆斯·奥

康纳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新葛兰西学派等学者发表的一系列论文([3]: p.299)。生态社会主义一般被认为

是把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社会思潮，随着 21 世纪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进一步深化

发展，以卢卡奇学生阿格尼丝·赫勒为代表的思想家反复严申生态学是一个真正的生命政治问题，生态

自然与生命身心不是生态生物治理技术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难题，而波兰尼对于国家、市场

与社会三者关系的考察，则是生态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维度。 
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命运都在市场阴影的笼罩之下，波兰尼的应对方式是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关

系的重构与协同。第一，波兰尼采用了嵌入理论说明市场与社会的有机关系，经济不是自足的，在 19 世

纪以前从属于政治宗教与社会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的繁荣，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观念和制度方才凸显并

成为主流，即市场脱嵌出社会，这期间伴随着波兰尼所说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市场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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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和市场遭遇的反向运动也就是“社会保护运动”[4]，市场经济的无限制扩张撕裂了人类社会的

整体性结构和各种社会关系，加速了社会震荡、人的贫穷和自然环境的恶化，以至于社会和国家被迫采

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试图稳定市场经济与社会。第二，波兰尼将国家引入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中，分析了

国家在市场、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和角色，市场的诞生与发展都是国家干预的结果，自由放任本身也受国

家的推行和保护，因而真正的和谐市场社会不可缺少国家自觉的角色登场，政府行为市场化和企业化、

过度热衷经济效益，将在社会建设和环境治理造成大量隐患。最后，尽管波兰尼没有直接就生态建设的

具体问题发表论述，但他严肃地讨论了土地商品化的重要难题。 
波兰尼对国家、市民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分析批判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谋而合，马克思批判莱

茵省林木盗窃法案，法政当权者被物质利益所支配，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造成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

裂、对立[5]。 
波兰尼的思想是对资本主义信念的有力批判：面对现已无法遏制的人对自然前所未有的影响和控制，

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它既无法处理社会对市场经济的反扑，也无力应对利润指导原则下、人与自然真

正的和谐共生。工业文明应当顺从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逻辑，而非自由市场的逐利逻辑，社会的进步需

要良好的制度保障，需要国家积极正确地干预经济活动和市场机制。 
波兰尼相信，只有人类社会真正地成为合作性的共同体(commonwealth)，才能不仅解放人，而且解放

自然。真正的生态社会主义必须综合考量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必然要终结市场脱嵌社会，要让劳动力

和土地摆脱商品化的命运，要以合作性共同体的形式，根据人类真实的需要而不是利润，规划生产社会

活动。因此，只有生态社会主义者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无产阶级“对社会现实毫无怨言的接受给予了人

们不屈不挠的勇气和力量来消除所有能被消除的不公正和不自由。只要他是真诚地试图为所有人创造更

多的自由，他就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会转而与他作对，并破坏他以它们为工具正在建立的自由”([1]: p. 
220)。 

波兰尼深刻分析了个人自由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于复杂社会结构与互动之中，自由的实现依赖

于社会的多元联系和制度安排。他抱有一种乐观的愿景，即在复杂社会中，人们的自由能够得到充分的

保护和促进。复杂社会的客观实存，不是限制了自由必须通过各种理想型来强加规划并摆脱变革的存在，

而反过来，是人们应当谨慎或者说珍惜的一切实在。然而，波兰尼的理论也显露出一定的局限性，尤其

是在如何确保复杂社会的内在强制力被合理引导，以真正服务于大多数人的自由这一问题上缺乏具体阐

述。尽管波兰尼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但他仍然没有提出确切的政治行为主张，没有继续分析社会

保护运动应当如何走上社会主义，没有给出具体的运动规划。但无论如何，波兰尼的深刻思想，对全世

界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精神遗产，他的自由理念立足于复杂社会的实际需要，根植于他对社会经济史的

深刻追溯，他对社会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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